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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9月10日下午5点半，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学门

口，放学后走出校门的5年级学生李林快速拉上

妈妈穆女士，兴冲冲地跑向附近的便民市场，来

到一文具摊位前，熟练地拿起两包奥特曼卡片。

每包5元，穆女士支付了10元。

  还没走出市场，李林就撕开了其中一个卡

片包。“又‘抽砸’了，一张好卡都没有。”他快速

翻看后自言自语道，并随手将该卡片包扔进了

旁边的垃圾桶。

  “我家孩子对奥特曼卡片像着魔了一样，天

天缠着要我买，现在已经集了好几册了。”穆女

士无奈地摇摇头对记者说。

  像李林这样迷恋奥特曼卡片的小学生还有

很多。

  新学期开学后，《法治日报》记者走访发现，

有不少未成年人沉迷收集奥特曼卡片，动辄花

费成百上千元，有的还偷拿家里的钱或借钱买

卡片，因与同学比较卡片优劣或为得到对方稀

有卡片而发生口角乃至打架的行为也时有发

生，让一些家长苦恼不已。

商家紧挨学校大门

学生花费千元买卡

  李林“卡龄”1年，他所收集的奥特曼卡片，多数

是在学校附近那家便民市场的文具摊位购买的。

  穆女士说，今年暑假，她带李林回老家，儿

子随身带着一本奥特曼卡册，平时除了和小伙

伴疯跑之外，一闲下来就是翻看卡册，一边翻还

一边念叨奥特曼的名字，“背课文记不住，奥特

曼的名字倒是记得很清楚”。

  8月上旬，因疫情防控学校建议学生提前返

京，李林就开始筹划着要买奥特曼卡片，开学仅

两周，他就已经买了3次卡片了。

  在李林买卡片的摊位，记者看到，这个仅10平

方米左右的摊位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奥特曼

卡片，每包价格从两三元至三五十元不等。

  李林告诉记者，他买的5元卡片包里有8张卡

片，买之前并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样的卡片，就像抽

“盲盒”，购买之后撕开卡片包，可能“抽砸”，也可

能抽中一两张“好卡”。

  所谓“抽砸”，就是卡片包里全部是普通卡

片，没有稀有卡片，不少同学就将这些普通卡片

扔一边或直接扔进垃圾桶。而所谓“好卡”，即奥

特曼卡片稀有卡，比如XR卡（镭射满星卡）、SSR

卡（满星卡）、HR卡（升级版3D卡）等。

  李林称，他所在班级共有36人，至少一半人

购买或收集过奥特曼卡片，“我的卡是最多的”。

穆女士告诉记者，仅一年时间，李林花在奥特曼

卡片上面的费用就达千元。

  记者询问店家卡片的销售情况，店家直言

“卖得挺好，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记者走访北京市朝阳区、海淀区，以及天津市

蓟州区等地多个学校附近的便民市场和文具店，发

现多数在售卖奥特曼卡片，价格在几元至几十元。

有一家售卖奥特曼卡片的文具店甚至紧挨着小学

门口，放学后有不少小男孩缠着家长买卡片。

多地小学盛行集卡

家长不知魔力在哪

  李林在一家校外足球俱乐部学

踢足球，他的队友赵猛家住北京海淀区，

是某大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学生。赵猛“卡龄”有

3年，已收集了好几本卡册，他的卡片有的是从

学校附近实体店购买，有的是从网上购买。

  在这些奥特曼卡片里，赵猛最喜欢的是一套

奥特曼周年纪念版卡片。这是去年冬天，他所在团

队踢足球比赛获得第一名后爸爸给他的奖励。

  说起这套卡片，赵猛侃侃而谈——— 卡片总计

有64张，分为两种包装，一种是固定包，含XR卡2

张、固定卡片30张；一种是补充包，每包有XR/GP/

LGR卡随机2张，UR、HR、SR卡各1张，R卡3张。

此外，商家附送卡砖1个，收藏册一本。

  赵猛的父亲赵鹏告诉记者，这套卡片是他

花350多元在网上买的。他说，孩子特别喜欢奥

特曼卡片，他就拿卡片作为对孩子踢好球的激

励，拆开时孩子都欢呼了起来。

  记者登录赵鹏所说的那家网上购物平台，

看到各种品牌的奥特曼卡片，其中某品牌奥特

曼卡片旗舰店有16.9万人关注，在售卡种类超过

20种。有的奥特曼成套卡片售价高达几百元，有

爆款卡片的销量达20万+。

  看到赵猛如今越来越沉迷奥特曼卡片，赵鹏

有些担忧。

  采访中，多位家长都表示无法理解为何小孩子

会如此喜欢奥特曼卡片。

  穆女士说：“我并不觉得这些卡有啥价值，不懂

这些卡片的魔力在哪，但孩子有空就摆弄，谈起卡

片眉飞色舞。”

  更让穆女士不理解的是，孩子所在的足球

队，人人收藏奥特曼卡片。有段时间，队员们在

训练间隙聊卡片，教

练不得不作出

要求，再带

卡片到训

练 场 就

没收。

  不

仅在北

京，据公

开信息，

奥 特 曼 卡

片 已 在 多

地小学生群

体中流行。今年2

月，山东省青岛市刘

女士的儿子在短时

间内花4000多元购

买奥特曼卡片；

今年8月，广东

省 中 山 市 一

名7岁儿童

在家里偷拿了2500元买奥特曼卡片。

  家住天津市蓟州区的单先生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称，他儿子单晓今年上五年级，其所在班级

52人中买卡集卡的有30多人。单晓已有3年多买

卡经历，几乎每周都要花十几元买奥特曼卡片。

为抢卡片打架斗殴

家长吐槽“玩疯了”

  看到儿子如此沉迷奥特曼卡片，穆女士开

始限制他的零花钱，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她

更加苦恼。

  暑假回老家期间，姥爷给李林一岁的妹妹

500元见面礼，一转眼，李林就从妹妹手里拿走

了200元。为了攒钱买卡，李林开始在家里收集

快递纸箱和塑料瓶，然后拿去当废品卖。

  而赵猛的做法是把一些重复的卡片卖给同

学和卡友。

  赵鹏告诉记者，最近儿子赵猛以每张30元

的价格卖给同学4张卡片，自己知道后狠狠批评

了他，并让他把钱退给同学，“这事儿要是让对

方家长知道，还不

得来找我们？小小年纪

怎么能这样呢”。

  这并不是赵猛第一次卖卡片。

今年年初，赵猛花2.5元从同学手中买了一张卡

片，然后以5元转卖给另一位同学。前不久，他还

转让给球队一名队友一张卡片，收了对方15元。

  赵鹏当时觉得钱不多，就没有介入管教，没

想到赵猛竟将此当成一桩生意。赵猛则认为，同

学、队友之间转让卡片是你情我愿，无可厚非。

  单先生颇为担忧地告诉记者，在他儿子所

在的学校，有小学生向同学借钱买奥特曼卡片，

甚至有小学生看见同学买到稀有卡片直接上手

就抢，没抢到就打了起来。

  此次打架事件发生在学校门口，当时是中

午，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一个男同学抽到一

张UR稀有卡片，另一个男同学想要，一把抢了

过去，结果双方围绕这张卡片打了起来。

  “玩疯了。”单先生这样描述一些小学生玩

奥特曼卡片的状态。

  穆女士对此表示赞同，现在李林只要有时

间就拿出卡册一张一张地看，写作业时也要拿

出来看一会，即使上学也要带着。

  “怎么办？”这是很多家长的心声。

（文中李林、赵猛、单晓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1988年至1993年，检察机关突出开展

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刑

事犯罪斗争，加强了查办侵犯公民民主权

力、渎职犯罪的工作，推进了各项业务建

设与队伍建设，有步骤地对检察体制进行

改革，进一步强化了法律监督职能，为维

护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民

主和法制建设、推动廉政建设、保障改革

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成立首个反贪污受贿工作局

  刘复之（1917—2013），广东梅县人，

1937年11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88年4月，任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1988年6月至1993年5月，任最

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期间，刘复

之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带领全

国检察机关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积极推

进检察体制和机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各项

法律监督工作，为开创检察工作新局面，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发展完

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卓越贡献。

  1988年3月8日，为适应反腐败斗争

需要，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成立深

圳市经济罪案举报中心，主要负责受理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经济

犯罪案件，接受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

  这是全国检察机关成立的第一个举

报中心。1988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

推广“深圳经验”，在全国检察机关广泛设

立举报机构，并于当年12月颁布《人民检

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规范推

进举报工作，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举报国家

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积极性。截至1988年

底，全国有2784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

心（站）或设置了举报电话。1989年1月10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成立。

  根据1982年出台的民事诉讼法（试

行）和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人

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行政诉

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自1986年起，检察

机关开始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法律监

督进行调研和试点。1988年9月12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民事

行政检察厅，主要负责对人民法院审理

民事、行政诉讼案件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以及对下业务指导，研究制定有关业务

细则、规定等。

  民事行政检察厅的成立，有利于进一步统筹推进对民事、行

政诉讼的法律监督，更加有效保障民事行政法律正确实施、维护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为更好适应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工作需要，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批准，1989年8月18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挂牌成立全国检察

机关第一个反贪污受贿工作局，主要负责组织、指挥全省检察机

关贪污贿赂犯罪侦查工作，直接办理地市、厅（局）级以上干部贪

污贿赂犯罪案件等。

  这一机构的成立，对于更好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中的作

用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同年，全国大多数省

级检察院和部分市、县级检察院组建了反贪污贿赂局，有力促进

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

首次聘请特约检察员

  1990年12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精神，在中央统战部

支持指导下，经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推荐，最高人民检

察院首次聘请18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检察

员，主要负责对检察业务工作中的专业性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对

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和队伍建设情况进行民主监督等。

  特约检察员制度的建立，对于检察机关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

增强执法司法透明度，保障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检察院始终高度重视检察教育培训工作。1991年6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9年创办的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

基础上，成立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1998年更名为国家检察官学

院。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先后为原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和更名后

的国家检察官学院题写院名。

  成立30年来，学院累计为检察系统培训领导干部、业务骨

干、后备干部和其他各类人才10万余人次，成为高素质检察人才的

培养基地。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国家检察官学院在全国设有30

所分院，并在97个市、县级检察院设立了教学实践示范基地。

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198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举

报工作开展情况，公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电话，向社会宣布举

报工作将在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普遍开展。

  这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建院以来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进

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加强检务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方式

和途径，对于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参与、支持和监督推进检察工作

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加强检察新闻宣传工作，1991年1月11日，最高人

民检察院决定创办《中国检察报》。同年4月，邓小平同志题写《中

国检察报》报名；7月4日，《中国检察报》正式创刊。1996年1月1日，

《中国检察报》由周四刊改为日报，并更名为《检察日报》。

  创刊25年来，《检察日报》始终秉承“立足检察、面向社会”

“就检察说社会、就社会说检察”的办报宗旨，积极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法治、检察事业发展成果，成为检察新闻宣传的主渠

道、主阵地和主力军。

  1992年5月4日至9日，第九次全国检察会议在北京召开。时

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会见参会代表，时

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作了题为《充分发挥法律监督

职能，一心一意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报告。

  会议总结了第八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以来的工作，研究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应遵循的原则，提出了在新形

势下建设和发展检察工作的任务。

  这次会议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的背景下召开的，为新时期检察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保障良

好的经济建设环境指明了方向。

本报记者 蔡长春 本报见习记者 杨佳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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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神兽”对奥特曼卡片着魔了吗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奥特曼卡片等动漫卡正在未成年人群体中

风靡。孩子们痴迷，家长们无奈，更令家长们苦

恼的是，商家以“盲盒”销售手段过度宣扬稀有

卡片及其价值，不断推出新的稀有卡片吸引未

成年人持续购买。

  商家采用上述销售方式是否适当？在未成

年人保护法框架下，家长该如何应对？围绕这些

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负责人秦硕，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副研究员王运慧，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法治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治杰和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

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

文化认同加上社交属性

导致积攒卡片风靡一时

  记者：该如何看待奥特曼卡片及其在未成

年人群体中的盛行？

  王运慧：每一个孩子的童年都有一个英雄

梦。奥特曼英雄系列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回忆，

每一个英雄都是拯救地球的化身，从初代到迪

迦，从佐菲到泽塔，孩子们喜欢、崇拜他们无可厚

非。商家据此开发卡片进行销售，使得未成年人

购买奥特曼卡片现象在各地流行也无可厚非。

  但据观察，当前不少未成年人沉迷其中，影

响学习和心理健康，让越来越多家长担心和焦

虑。同时，很多小学生把卡片带到学校里进行交

换和攀比，不仅容易导致同学之间产生矛盾纠

纷，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课堂秩序。

  未成年人的自制力相对较差，容易被新异

刺激的表象所吸引。商家利用这种特点，吸引未

成年人持续购买，起初家长觉得孩子在崇拜英

雄而疏于管教，一旦形成“卡瘾”为时已晚。因

此，亟待家庭、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和重视。

  记者：奥特曼卡片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盛行

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袁治杰：人们形成社会认同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方式，是融入消费文化，形成文化认同。大

家都玩的时候你不玩，你没法融入这个群体。从

这个意义上说，买卡集卡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未成年人认可奥特曼卡片，这说明是基于对

奥特曼动画片的认同而收集。商家满足未成年人

的这种需求，也是有积极价值的。也就是说，商家

获得了利益，孩子得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满足感。从

这个层面上看，让孩子沉迷其中的，不仅仅是卡片

本身，还因为卡片具有社交的属性。

  但与正常社交属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游戏卡片

有一个沉迷机制，利用博彩方式，让你不停地往前

走。这就是商家为什么持续不断推出新卡的原因，

让你不停地追着买。这种卡片令人沉迷的原因就在

于此。商家给普通产品赋予了游戏的属性，抓住了

孩子的心态，一开始花很少的钱就可能获得很多稀

有卡片，形成吸引力，买着买着就上瘾了。

  秦硕：除了盲选形式、稀有收藏的诱惑，可能

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朋辈群体社交关系的

建立。未成年人可能通过积攒、交换、赠予等方式，

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共同语言、寻找新的友谊。

采用盲盒销售类似博彩

与未保法精神背道而驰

  记者：一般情况下，奥特曼卡片被装在塑封的

袋子里，以2元、5元、10元、30元、50元的价格出售，

商家将人为制造的稀有卡片与普通卡片混装，类

似于“盲盒”，未成年人购买之后，拆“盲盒”以获得

稀有卡片。商家使用这种销售方式是否适当？

  秦硕：“盲盒”的魅力，很多成年人都很难抵

抗，未成年人对于这种带有射幸行为的销售模

式会产生更多的好奇和兴趣。叠加单次消费金

额低、朋辈群体参与度高等因素，很难让孩子置

身事外。卡片的盲选销售形式及卡片收集的难

易程度，让这种销售方式带有一定的博彩性。

  袁治杰：商家根据动漫形象开发出卡片，将

卡片作为商品对外出售，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商

家将所谓的稀有卡片和普通卡片放在一个包里

销售，使购买者如同购买概率一样获得所谓的

稀有卡片，采用销售“盲盒”这样的方式，便具有

博彩的属性。奥特曼卡片采用“盲盒”形式销售，实

际上销售的是购买者拆出稀有卡片的概率。

  王运慧：商家将奥特曼卡片装进“盲盒”，孩

子们打开“盲盒”，如果有自己喜欢和追求的偶

像则欣喜若狂、到处炫耀，如若没有则垂头丧

气，甚至随意丢弃，想着下次如何购买到自己心

仪的卡片。这种行为像极了买彩票，让幼小的心

灵向往撞大运，迷信手气的好坏。这已经不再是

简单的游戏行为，而是流行于未成年人群体之

间的一种初级博彩行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

人的原则之一就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的规律和特点”，而这种现象明显与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背道而驰，是一种潜在

的违法行为。

  商家的这种行为，可谓步步设套，层层诱

惑。先是把卡片装进“盲盒”，激发孩子们的好奇

心；然后在卡片上设置星级标志，以满星10星为

最高，激起孩子们的攀比心；最后配套售卖卡

册，有大有小，诱惑孩子们积少成多，沉溺成瘾。

因此，对这种行为必须依法予以治理。

定规矩划红线迫在眉睫

监护监管务必多管齐下

  记者：对于这种现象，家庭该如何应对？监

管部门是否需要介入？ 

  秦硕：实际上，家长们担心的高额消费、沉

迷等现象，是孩子们无规则接触、无正确引导造

成的。所以，疏堵需结合，家长应当关注的是如

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建立保护屏障，而不是单

纯遏制孩子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必须将

监护责任提到第一位，及时发现、及时引导。

  监管与监护同样需要。从监管角度看，商家

为了吸引未成年人消费而采取的一些营销手段

值得商榷。比如，奥特曼卡片的销售其实带有一

定的博彩性质，虽然目前没有把类似的商品销售

列为“彩票类”，但如果商家在校园周边大量销售

奥特曼卡片，利用未成年人心智还不成熟、自控

能力不足的特点，博取眼球，势必会造成诱导性

消费或者沉迷现象。相关部门可以制定行业规

则，在校园周边、网络销售认证等方面作出一定

范围内的限制，规范销售市场。

  王运慧：必须在制度层面对形形色色的、带

有博彩性质的“盲盒”“卡包”等立规矩、划红线，

要禁止销售带有博彩性质、容易引发购买成瘾的

商品和游戏。家长要及时发现、合理引导；监管部

门应对生产和售卖“盲盒”卡片的商店予以处罚；

学校应明令禁止玩耍“盲盒”类卡片。

  苑宁宁：孩子购买这些卡片，主要使用父母

给的零花钱，这就要求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合理

给予和分配孩子的零花钱，落实家庭监护责任。

  在未成年人使用零花钱的过程中，根据民法

典的规定，明显超出其能力范围的，比如8岁的孩

子一次性购买几百元、上千元的卡片，涉及民事法

律行为效力到底有效还是无效或待定需要父母的

确认等问题。

  购买卡片的行为频繁发生，说明孩子存在

不理性消费，需要家长引导、教育。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加大了家庭对于未成年人的法定

教育责任，但这种法定教育责任是一种倡导式

规定；我国正在立法进程中的家庭教育法，同样

旨在倡导家庭担负起监护责任，不能因家庭教

育缺失或失当而给未成年人造成伤害。因此，家

庭应该教育孩子形成合理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

为，而不是无节制地纵容孩子不理性消费。

压实监护监管责任合理引导“卡片社交”

  ● 有不少未成年人沉迷收

集奥特曼卡片，动辄花费成百上

千元，有的还偷拿家里的钱或借

钱买卡片，让一些家长苦恼不已

  ● 奥特曼卡片在未成年人

群体中盛行的原因，除了盲选形

式、稀有收藏的诱惑，可能还与

朋辈群体社交关系的建立有关，

未成年人通过积攒、交换、赠予

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共同

语言、寻找新的友谊

  ● 必须在制度层面对带有

博彩性质的“盲盒”“卡包”等立

规矩、划红线。家长要及时发现、

合理引导；监管部门应对生产和

售卖“盲盒”卡片的商店予以处

罚；学校应明令禁止玩耍“盲盒”

类卡片

新学期伊始记者走访学校发现奥特曼卡片风靡家长苦恼不已


